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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传奇作为与唐诗齐名的文学形式，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传奇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爱情

主题的叙写，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可以触动读者内心，分分合合的恋爱模式可以令读者动容。本篇就唐

传奇爱情主题中的分离模式进行探究，从分离模式的源流、类型、成因入手进行分析，运用文史结合法、

对比分析法与宏观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探究唐代爱情传奇中的分离模式类型，讨论婚恋传奇分离模式存在

发展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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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legend of Tang Dynasty is a peak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ovel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Tang legend is the narration of the 
theme of love. Tortuous plots can touch the heart of the reader, and the love pattern of separation 
and combination can make the reader move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eparated mode in the love 
theme of the Tang legend, start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n, type, and cause of the separated 
mode, using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acro and micro to explore the separation in love legends in the Tang Dynasty, discussing the 
necess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parated mode of love leg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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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离”的文学渊源 

小说在唐代以前处于孕育期的阶段，不能称作成熟的小说。但是唐之前的小说已经具有情节和一定

的趣味性，大致可以分为志怪和轶事两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中提到唐传奇是魏晋南

北朝志怪小说的发展的论断，为了更详细切实地了解“分离”，所以笔者在此只讨论魏晋南北朝小说对

唐传奇的影响。 
“分离”是自古就有的。早在汉代刘向编纂的《列仙传》中《江妃二女传》一篇中就写到江妃二女

与郑交甫的爱情悲剧，以江妃二女的仙去为故事结尾，二人分别未曾再见[1]。魏晋南北朝的《列异传》

中《谈生》一篇叙述了谈生与鬼女的爱情故事，最后鬼女因身份被发现，离谈生而去，酿成爱情悲剧[1]。
分离情节在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就已出现，一直到唐传奇仍存在，可见分离情节是具有传承性的，笔者会

从人物形象、小说母题、小说功能与艺术手法四个方面说明唐传奇中的分离情节对于魏晋南北朝小说中

分离情节的发展与继承。 

1.1. 人物形象 

两个时期的分离情节中人物形象大致相同：男主人公均为普通人，女主人公为人鬼神妖各种形象。

如魏晋南北朝小说《庞阿》，其中的石氏女对庞阿一见钟情，但庞阿已经有了妻子，二人被迫分离，石

氏女思念不已，只得化为魂魄与庞阿相见。这段情节中石氏女虽为普通人类，但因情感深切，灵魂出窍

去寻找真爱。这段故事与唐传奇《离魂记》有异曲同工之妙，倩娘与石氏女一样为普通人类，为了追求

爱情，情愿魂魄脱离身躯，远离家乡与王宙结合。庞阿与王宙一样，同为普通人类，同对女主角心有爱

慕，同样不敢直面自己那不合时宜的爱情。为何男女主角的形象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贯穿

了两个时期的分离模式，这其实是男性主权的一种体现，希望女性外表美丽大方，内心坚强忠贞，加之

神异色彩，便出现了人鬼神妖各种形象，而男性均为人，甚至是普通人。男人可以俘获人鬼神妖的心，

便是男人立于最高点的表现。 
相对于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传奇的分离模式的进步之处在于男性性格的变化。仍以《庞阿》与《离

魂记》为例，庞阿有一位悍妻，因胆小而不敢与石氏女结合，即便石氏女主动来寻找庞阿，被悍妻抓住，

庞阿也没有表态。反观王宙，已经有了爱情自主权的观念，当倩娘的魂魄来到自己身边时毅然将其带走，

与其幸福生活并生儿育女。男性敢于同强大势力与世俗观念作斗争，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这就是分离

模式的进步之处。 

1.2. 小说母题 

“传奇源于志怪”直接说明了唐传奇对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继承，其中母题相同的不在少数。从爱情

主题的小说来看，离魂与死而复生都是分离情节下出现次数较多的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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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发，人民生活困苦，统治者利用宗教安抚人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佛

教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从这以后，佛教经过中国本土化，形成了更为贴近生活的民间信仰。佛教

介绍了轮回的观念，更为具体的说在中原是“六道轮回”，在入轮回之前，每个人都要先去地狱接受审

判，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唐传奇中死去的男女主角复活通常要受到地狱鬼神的帮助。道教利用幻境满足人

们的愿望，梦境与离魂都是幻境的分支，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恋小说对于梦境的描写几乎没有，反

而是梦境中关于人生的讨论比较多，如《搜神记》中的《杨林》，可以说是唐代沈既济《枕中记》的先

声，两部作品都是文人荣华富贵思想在梦境中的破灭，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两种思想，人们即使生活不易，也会努力追求自由幸福，期许来世更好的生活。在小说中

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魏晋时期门阀制度严格，两家联姻也多是看重政治地位，相比之下，爱情更加显

得弥足珍贵，对自由的爱情更加向往。唐代思想开放，社会开明，表现在小说中就是对自由爱情的大幅

渲染与夸赞，作者将自己所见所闻写到小说中，对于不如人意的结局注入自己的想法，这一点也是对魏

晋南北朝小说的继承。 
离魂这种具有灵异现象的事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的影响下出现，并且在唐传奇中愈来愈盛。《庞

阿》与《离魂记》比较相似。二者的女主角都是爱而不得，只能采用离魂的方式私自与男方结合，虽然

过程并不是那么顺利，但好在有情人终成眷属。死而复生是离魂母题的更进一步，是对男女结合的更进

一步的期待。《搜神记》中《河间郡男女》讲述了女方死后，男方哀痛至极，精诚所至感动上苍，女方

死而复活，二人再次结合。唐传奇《齐推女》中李某为救枉死的妻子，委下身段求助田先生，最后在神

灵的帮助下，妻子还阳，二人终团聚。 
相比于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传奇的分离模式对这两个母题的描写更具有神异色彩，描写也更加大胆。

《庞阿》中的石氏女虽对庞阿一见钟情，魂魄去见庞阿，这是不符合世俗观念的，但二人也是在庞阿的

妻子故去之后才正当结合。《离魂记》中的倩娘罔顾世俗伦理道德，私自与王宙结合并生儿育女，最后

使其父母不得不同意这门婚事，这其实是有逼迫之嫌。《河间郡男女》中，男方在女方死后，悲痛之余

没有采取其他措施，神仙生了怜悯之心帮助夫妻团聚。而《齐推女》是女方死后，男方千辛万苦找到神

仙指引，复活妻子二人才得以团聚。唐传奇在分离情节的表述上更加详细，对于男女分离后的心情及再

结合的方式叙写的更加生动具体。对神异现象的描写中，对神仙鬼神的行为、动作、语言都有所描写。

《齐推女》中男方进入地宫提出复活妻子的要求后，鬼神的无奈、纠结、挣扎和最后下定决心惩治恶人

复活冤魂的描写淋漓尽致，为后世的志怪小说奠定了基础。 

1.3. 小说功能 

1.3.1. 娱人 
分离情节客观上就会使小说情节曲折，吸引读者兴趣，所以无论何时的读者，都会更喜欢带有分离

情节的爱情故事。 
娱人是两个时期的小说中的分离情节都存在的功能。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作者多为文人和方士，

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因巫风、方术盛行，鬼神迷信等因素被加入现实故事中，这些文人将这些故事记

录下来，虽然初心是“叙述实事”，但在搜奇猎异的过程中，已经有娱人色彩参杂其中。关于唐传奇，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传奇者流……而大归则究在文采和意想，与昔日传鬼神明因果而

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2]。尤其是在爱情传奇中，描写传神，施以藻绘，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既是

娱己，也是娱人。 
在分离情节的叙写上，两个时期娱人成分的比重有所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离情节更多注重的

是叙述，不加任何修饰甚至是一笔带过。唐传奇中的分离情节更注重人物的语言与行为的描写，突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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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在分离时的不舍，篇幅更长，描写得更加具体，这可以使读者更加沉浸在角色中，感受到主角分离时

的悲伤，再结合时的欣喜，从而达到娱人的效果。 

1.3.2. 记实 
两个时期的小说都有记实的功能，无论怎样修饰描写，都是描写男女主角分离的事件。在魏晋南北

朝时期，小说是记史的工具，如《搜神记》中《紫玉》、《搜神后记》中《李仲文女》等，指出男女主

角的家世背景，紫玉是吴王夫差小女，李仲文是武都太守。唐传奇中也会介绍男女主角的家庭背景，如

《莺莺传》等。并且两个时期的小说最后有提到此事件是何时何地听说并记录下来的，如沈既济的《任

氏传》与白行简的《李娃传》等，这一点是延续前代的写作方式。上文都说明两个时期的小说都是有意

识的记载真人真事，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仍有记实的作用，记载现实的事情使读者意识到现实的问题所在，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魏晋南北朝小说对于分离情节的叙写不会运用太多的艺术手法，只是单纯的叙述记录事件。作者将

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自己的文章中，不加修饰成分，所以在描写分离情节时十分简单，没有环境渲染与

情感烘托。相较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简单描写，唐传奇的作者对于分离情节会描写大量细节，对男女主

角的分离大多会进行加工再创造。如《长恨歌传》，对于杨贵妃和唐玄宗的分离进行记叙的同时，也增

加了作者的个人想象，杨贵妃死后，唐玄宗思念成疾病逝，二人早已定了下辈子仍在一起的约，这就是

作者抛去历史观念，对故事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也是作者对二人爱情美好的幻想。 

1.3.3. 憧憬 
除了娱人和记事的功能，小说还表现了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对自由的美好憧憬，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两个时期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现实主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由恋爱是不被支持的，大部分都以

悲剧结尾，如《韩凭妻》、《紫玉》、《王道平》，或是阴阳两隔或是双双赴死，作者为了表达对美好

爱情的期待，让他们在阴间相遇，这也是道家思想在文学上的体现。到了唐代，作者更加急切憧憬自由

和美好，也更加贴近生活，不再用佛道观念安抚内心，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结合，如《李娃传》。对于男

女主角分离的情况，大都有再结合的情节，完成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1.4. 艺术手法 

从继承上来看，两个时期的小说在爱情故事的叙写中，出现了韵散结合的写作格式，这可能受到当

时佛教文化的影响，但与讲唱文学不同的是，它仍是以叙述故事情节为主的小说文体。在《紫玉》中，

紫玉魂魄见到韩重时吟咏的四言二十句韵文歌词抒发感情深刻令人感动，“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既

高飞，罗将奈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

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将二人比作不可分离的动物，表达了对韩重的不舍及对爱情的忠贞。

在《柳氏传》中韩翃与柳氏互作的赠诗流传甚广，“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

垂，宜应攀折他人手”，“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3]。
两首诗歌充分表现二人分别的伤感、分离的无奈及对未来期望的破碎，在小说中既增加了文章的韵律性，

也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唐传奇对于分离情节的描写更加具体详细。分离时的对话都可以让读者更加感同身受，因为男女主

角的爱情感动，因为他们的分别悲伤，而不是仅仅作为旁观者了解这样一段故事。描写分离时的环境可

以烘托气氛，无论是春景反衬还是秋景正衬，男女主角的情绪与环境是紧密相连的，让离别场景更添悲

凉之气。无论是环境还是对话，其实都是作者的想象虚构。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的虚构不占主流，更

多是纪实，到了唐代，小说的“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就是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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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离”模式的类型 

2.1. 永久分离 

在统计的唐传奇中，永久分离的占小部分，包括《任氏传》《长恨歌传》《莺莺传》《杨娼传》《步

飞烟》《崔书生》《孙恪》七篇，可以把他们分为以下三类进行论述： 
第一类是女性角色为非人类造成永久分离的。《任氏传》中任氏是狐狸幻化成人，与郑六相爱，在

与郑六一起赶路时被猎犬所追，命丧途中。《孙恪》中猿猴所化袁氏与孙恪结合，二人在寺庙上香时，

袁氏看到其他猿猴在树间快乐的玩耍，触景生情，变出原型与其他猿猴逃走了。两篇小说中的女主角的

形象都是非人类，非人类与人类的结合本就是不符合世俗观念的。作者写这种题材的出发点很有可能只

是为了娱乐，或者是将自己所听到的传奇故事记录下来。但两部小说中的女主角的性格值得深思：自由

追求自己的爱情且不畏强暴，这是唐代社会普通女性很难达到的思想高度，意味着在唐代对女性思想的

管控有所放松，也是唐代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第二类是死亡造成的永久分离。《长恨歌传》中安史之乱发生后，众位大臣认为杨贵妃是霍乱朝政

之人，导致杨贵妃被赐死。之后不久，唐玄宗也大病一场离世，二人此生不复相见。《杨娼传》中杨娼

本是妓女，节度使与其相爱，但节度使妻子发现这件事后，节度使保护杨娼离开后病逝，杨娼不忍节度

使孤身在黄泉之下，随之而去。《步飞烟》中飞烟是一位将军的宠妾，与一位文人一见钟情并结合，但

被将军发现并杀死，那位文人也连夜逃走，二人不再相见。上述三部小说中的女主角的死亡是有共性的，

即不正当的身份：安史之乱后，因种种政治原因，将罪名推到杨贵妃身上，使她成为历史的罪人；杨娼

作为一个妓女，无名无分插足他人婚姻；步飞烟在婚姻内与第三人相恋并结合。这三人的行为不符合当

时社会对女性的普遍要求，虽然小说中对三人的行为并无指责意味，但是她们的结局也是作者迎合大众

心理而写。在这里需要提出的一点是在《长恨歌传》和《杨娼传》中有殉情的情节，作者还是在希望符

合社会传统观念的基础上双方可以再见，也是佛道思想的影响。 
第三类是女方被抛弃造成永久分离。《崔书生》中崔书生与女子私自结合，将其带回家后，崔书生

的母亲认为女子妖气太重，要求崔书生将其赶走。崔书生虽不舍，但也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愿，二人不再

相见。《莺莺传》中崔莺莺与张生一见钟情并结合，当张生去赶考时，二人不舍分开并继续互通书信。

张生落第后，写信给莺莺表示诀别。回到家时，母亲已经为其安排好婚事，张生也无法拒绝，另一边崔

莺莺听说这件事也嫁为他人妇。当张生与其朋友谈到这段风流韵事时，说“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

忍情”。崔莺莺听说张生这样的话，便决定再也不见张生。在所选唐传奇中，可以看出男性在爱情中还

是占据主导地位，一旦男方主动抛弃女方，二人大概是永不相见。在《李章武传》中也写到女方等待男

方再次出现，直至死后，女方魂魄还是不离不弃，在原地等到了男方出现并互诉衷肠。男女双方在恋爱

中的不平等，这是唐传奇体现的时代印记。 
上述三点类型看似都是由于女性的某些原因导致双方的永久分离。这是男性主权意识的体现，认为

女性是从属于男性的。在唐传奇中，也很少会出现女性主动追求男性的情节，虽然唐传奇中支持女性追

求自由的爱情，但只限于与男性自由恋爱之后的不离不弃，与自由爱情相对的是父母包办婚姻。男女社

会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了永久分离的悲剧结局。 

2.2. 离后再合 

统计的唐传奇中，有再次结合的占大部分，包括《离魂记》《柳氏传》《柳毅传》《李章武传》《霍

小玉传》《李娃传》《齐推女》《定婚店》《裴航》《无双传》十篇，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类进行叙述： 
第一类是具有神异性质的魂魄出现与人见面或是阴间相见。这一类也是篇数最多的一类。《离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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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王宙与倩娘分开后，倩娘思念成疾，魂魄化成人身跟随王宙而去，期间生儿育女，五年后回家才与本

身合为一体。《李章武传》中李章武与妇人分开后，妇人患病而死，之后李章武故地重游得知噩耗，邻

家告知妇人魂魄一直在等自己，李章武不顾鬼神可怖，与之相见，共度良宵。《齐推女》中齐推女的突

然死亡让李生悲痛欲绝，对妻子的死悔恨的同时也怀疑死因。有一天李生突然在野外看到齐推女，与其

交流才得知是齐推女的魂魄，她告诉李生死而复生的方法，李生前往神所将齐推女救回，一生幸福美满。 
第二类是偶然性的再次相见。《定婚店》讲述了韦固与一女子的故事。韦固已到谈婚论嫁的年级，

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偶遇一老人，老人说妻子才三岁。韦固将信将疑跟随老人去看“妻子”，见到后，

觉得“妻子”家贫，生得又丑，便起了杀心。韦固让手下去杀掉“妻子”，没有成功，只刺到了她的眉

心。十四年后，韦固终于娶妻，仔细辨认后发现自己的妻子竟然是自己之前刺杀的女子，二人化解误会

冰释前嫌，相敬如宾，幸福地生活。 
《李娃传》中李娃为妓女，与荥阳公在街市偶遇，荥阳公花大价钱与李娃在一起，二人虽情投意合，

但李娃毕竟是妓女，荥阳公钱财耗尽之时，李娃伙同母亲设计将荥阳公赶走。荥阳公回到家中，遭遇父

亲训斥并被逐出家门。将死之时再次遇到李娃，这次李娃选择离开母亲，耗尽钱财鼓励荥阳公考取功名，

后遇见荥阳公父亲，父子和好如初，李娃与荥阳公喜结连理，后被封为汧国夫人。 
在上文提及《柳氏传》有三次分离，在第三次分离之前，二人是在龙首岗偶然相遇，约于道正里门

相会柳氏赠与韩翃一个玉盒，二人再次分别。 
第三类是传奇中主角促成再次相见。《柳毅》中洞庭龙女远嫁泾川受到丈夫及其家人的虐待，偶遇

柳毅，便请求柳毅送家书到洞庭湖。龙女家人得知此事大怒并为龙女报仇。龙女的叔叔钱塘君因敬佩柳

毅的为人，要求他娶龙女。柳毅本无私心，加之钱塘君的态度恶劣，便大声斥责钱塘君，钱塘君道歉后

二人成为朋友。柳毅离开后，婚姻并不顺利，妻子相继死亡。后来娶到妻子卢氏，发现卢氏便是当年的

龙女。龙女听说柳毅来此地居住，怕柳毅对自己心存芥蒂，才化身卢氏与之成亲。二人互诉衷肠，终成

眷属。 
第四类是传奇中的第三方促成再次相见。《霍小玉传》中李益与霍小玉两情相悦，李益登科，不得

已与霍小玉分别。到家中，与母亲安排的卢氏成亲。霍小玉没有了李益的音信，忧虑成疾，李益听说了

霍小玉的情况也避而不见。一位侠士设计将李益带到霍小玉的住所，霍小玉悲愤而死，死前说：“我为

女子，薄命如斯。……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3]李益的后半生也应了霍小玉的

诅咒。 
《柳氏传》中柳氏被沙咤利抢去做妾之后，韩翃忧伤不已，告诉其好友许俊。许俊勇闯沙咤利的府

邸抢出柳氏，后来许俊与韩翃惧怕沙咤利的势力，便告诉希逸，希逸上书皇上，皇上下诏平息此事，韩

翃和柳氏终于在一起。《裴航》中裴航为了娶回云英，答应了云英母亲的要求，用玉杵捣药一百天，时

间到后带着玉杵去迎娶云英，老妪也欣然同意。《无双传》中，古生为了救无双出宫，从茅山道士那里

寻来一粒丹药，这丹药吃下去人会立即死亡，三日后苏醒。让无双服下丹药并贿赂沿途运送无双尸体的

人。古生防止秘密泄露，杀了运送尸体的人，又怕事情败露后王仙客与无双有危险，自己承担起罪过自

杀了。 
离后再合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一点是相约下世，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恋人双双殒命的情况下。中国

自古以来就有殉情的行为，唐代也不例外，因此作者对殉情的恋人往往抱有更加同情的态度，而且这些

恋人都是冲破世俗束缚相爱的，也是在追求自由的爱情。作者希望男女主角在轮回之后就可以合理地正

当地幸福地结合。 
前文指出唐传奇将“六道轮回”信仰融入小说中，《长恨歌传》与《杨娼传》都表现出这一点。《长

恨歌传》讲述了唐玄宗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平息安史之乱后，杨玉环被赐三尺白绫。唐玄宗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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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闷闷不乐，想要在梦中见到她。一个蜀地道士听说这件事，施法见到了杨玉环，她请道士传话说：“或

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4]同年四月，唐玄宗驾崩，看似悲剧，但经过前文的起誓，二

人可能已经在下世相聚。《杨娼传》中男子对杨娼一见钟情，但因惧怕妻子，便偷偷与杨娼生活在一起。

后来被妻子发现，妻子要杀掉杨娼，男子便让杨娼带着自己的钱财逃生。男子患病而死，杨娼听说之后

便追随男子而去，希望在下世相遇，字里行间透露出不忍男人孤独，愿舍身追随，只为与男子再见一面，

也是另一种圆满的结局。 
“六道轮回”与地狱审判已经根植于人们心中，对于这种民间信仰，唐代文人将其运用到制造故事

美满结局中，此时轮回与审判不再是令人恐惧的事情，而是转变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在现世未实现的

愿望，寄托到下世，恐怕也是唐朝人民所期许的。 
由此可见，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众望所归，文人迎合读者需要进行文学创作，再次体现出娱人的功能。

其次是太平盛世与个人的美满生活是相辅相成的。作者对再次结合进行描写时，不仅仅产生娱人的效果，

而是对国家更加稳定富强抱有期待，“人民兴则国兴”。唐代的文人对国计民生十分关注，即便潇洒如

李白，也会吟咏出“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的同情之声。文人在现实中见到太多不如意的爱情故事，

不忍在作品中仅描写双方的眼泪，也是作者对人民的一种同情与怜悯。 

3. “分离”中的寄托——信物 

在统计的十六篇唐传奇中，男女方分离存留有信物的共六篇，分别是《柳氏传》、《李章武传》、

《莺莺传》、《崔书生》、《裴航》、《无双传》，信物主要有诗歌与玉器，其中寄托了恋人的不舍与

想念。 
在《柳氏传》中，韩翃与柳氏经历了三次分离。韩翃上任不得已与柳氏分开，这是第一次分离。分

开后，盗贼横行，柳氏剪发毁形隐迹，韩翃上任途中探望柳氏，二人互赠诗歌，这是第二次分离。之后

柳氏被蕃将所劫，在龙首冈与韩翃偶遇，两人相约于道正里门，见面时柳氏赠盛有香膏的玉盒于韩翃，

二人第三次分离。 
《李章武传》中，李章武与王氏子妇共有两次分离。李章武于街上见一美妇人，遂赁住其家，知女

子为王家子妇，居数月，两情相悦。李章武无奈分别，赠交颈鸳鸯一端并诗一首，曰“鸳鸯绮，知结几

千丝。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妇人赠一白玉指环，有赠诗“念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

玩，循环无终极”[5]，这是第一次分离。李章武与妇人第二次相见已是阴阳两隔，妇人魂魄赠与李章武

“靺鞨宝”[5]，及诗一首“河汉已倾斜，神魂欲超越。愿郎更回报，终天从此绝”。李章武又赠一白玉

宝簪并答诗“分从幽显隔，岂谓有佳期。宁辞重重别，所叹去何之”。子妇又赠诗“昔辞怀后会，今别

便终天。新悲与旧恨，千古闭穷泉”，答诗曰：“后期杳无约，前恨以相寻。别路无行信，何因得寄心”，

这是第二次分离。 
《莺莺传》中，张生与莺莺分别时并无信物，在后来信件交往中莺莺赠与张生玉环一枚，乱丝一绚

及文竹茶碾子一枚，信中内容也真切动人，尤其是对自己所赠之物的意义解释：“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

弊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5]。对于张生，莺莺希望他的情义长存，

愿他知道自己的心意，能够回到自己身边一起生活，但张生还是辜负了莺莺的一片真心，二人再没有见

面。 
《崔书生》中，崔书生与女子两情相悦，但因崔书生母亲认为女子为“狐媚之辈”[5]，将女子赶走，

两人分别时，女子赠送白玉盒子给崔书生。《裴航》中，裴航在襄汉与女子相遇，一见倾心。家中老妪

为验证裴航的真心，让裴航寻得玉杵臼捣药百日，到期携玉杵臼可娶女子。裴航与女子告别后去寻玉杵

臼，最后有情人终得眷属。《无双传》中，王仙客对无双念念不忘，但无双父亲刘震迟迟不愿将女儿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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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直到政乱发生，刘震为了保住自己的家才答应把女儿许配给王仙客。但事与愿违，政乱发生时，王

仙客与刘震一家分开；社会安定后，才打听到刘震夫妻被杀，无双被送入宫中。为了见到无双，让自己

的亲信塞鸿入宫送信，不仅见到了无双，还得到了无双的书信和花笺，书信中提及可去向古生寻求解决

办法，最后古生舍己为人救出无双，王仙客与无双共同生活了五十年。 
诗作为唐朝最盛的文学产物，势必会对同是唐代出现的传奇小说产生影响。以诗抒情，在爱情传奇

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柳氏传》中的《章台柳》与《李章武传》中的赠诗都表达了主角即将分离的悲伤

不舍。《柳氏传》中的赠诗格式相同，一问一答，朗朗上口，用柳树比喻柳氏，用折柳比喻柳氏失节，

为下文沙咤利掳掠柳氏做妾作铺垫。“纵使长条似旧垂”与“一叶随风忽报秋”两句诗用季节的变换表

示时间的流逝，与后面的诗句产生呼应。“宜应攀折他人手”与“似旧垂”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表

现韩翃对柳氏即将永远离开自己表示悲痛，“纵使君来岂堪折”反驳韩翃的“攀折他人手”即使秋风来

了，叶子也不会落下，说明柳氏的忠贞不二与对未来的期望，相信与韩翃会再见面。《李章武传》中均

为五言诗，短小精悍，音律谐美，通俗易懂。第一次分离的诗根据所赠之物而作，说明自己所赠之物的

含义。第二次分离的赠诗中“从此绝”、“重重别”、“别终天”与“杳无约”完全表达了二人阴阳两

隔永不能再见的悲伤。这两篇传奇中女子都作赠诗，并且完全不输文人，也侧面表现唐代女性学识的增

长，妇女地位有所提升。 
唐传奇中的赠玉，包括玉环、玉盒、玉杵、玉簪，甚至“其色绀碧，似玉而冷”[5]的靺鞨宝也可以

归为此类。自古以来中国人崇尚玉，由于玉的质地、外形等与其他石头不同，所以古人认为玉是吸收天

地灵气的宝物。唐代以前玉常作为祭品或礼玉使用，到了唐代，玉器变得更具有实用性。 
上述所说的玉盒、玉簪等，都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件。簪、盒用玉来制作，提高了观赏性

和价值，当作赠品是很合适的。而玉盒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盒底和盒盖是缺一不可的，暗示两人不能

分离。在《柳氏传》中，玉盒内还盛有香膏，香膏的制作在唐代已经十分成熟，多种多样，柳氏的礼物

是希望韩翃可以闻香念人，二人永不再分离。 
玉杵也是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但因玉兔捣药的故事给玉杵增添了神性，这种神性在唐代不再仅仅被

赋予祭祀活动，还出现在生活中，表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在《裴航》中，玉杵是

用来给云英的母亲捣药，这表现了玉杵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还具有一定的祈福功能，是一种美好的祝愿，

这也是唐代玉文化的转变。 
玉环出现了两次，就像《莺莺传》中莺莺所说，玉纯洁无暇，坚固稳定；环由头至尾，从一而终。

《李章武传》中提到白玉指环，妇人希望李章武戴在手上，时时看见，睹物思人，也是希望这段因偶遇

而发生的恋爱可以刻到李章武的心中。玉与环，二者拼凑在一起，便是爱情的最好象征。 
上述传奇每次提到玉器，前面都会加上“白”字。白玉在唐代兴盛多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

的青白玉传入中原，结合生活中的实用器物，制作出来的玉器仍是观赏把玩的好物件，赠玉的传统没有

丢失，大唐独特的玉文化逐渐显现。艺术来源于生活。玉器被作者写入爱情中，不仅为了表现了唐代丰

富多样的玉器，还展现了玉作为恋爱双方沟通交流的工具，是分别后的念想，也是再见面的信物。 

4. “分离”模式的成因 

4.1. 社会因素 

唐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唐代社会文化的反映。关于这一点，关四平曾指出唐代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反映到唐代小说中[6]，所以说从社会文化角度解读唐传奇，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唐代

人民的人生观与道德观，也是了解唐代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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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自由开放的风气 
首先是唐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西域文化在中原传播开来，与中原文化相比，西域文化更加追求自由

开放，尤其是西域女子的性格也更大胆泼辣。中原受到此种文化的熏陶，行为上也更加积极主动，在唐

传奇中尤其表现在女性角色上，如介入他人原本家庭的步飞烟与杨娼；不顾父母之言与情人私奔的倩娘；

花费自己全部身家只为爱人的李娃等等，这些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试

图将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种女性觉醒的意识一定程度上是受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其次是

唐代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也出现了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现象，这一点在文人与商人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在唐传奇中，穷困潦倒的文人去投奔富商的情节颇多，在此期间，遇到一见倾心的女子，历经种种最后

终成眷属。如《任氏传》中的郑六与《柳氏传》中的韩翃都是这样遇见所爱之人，但因社会地位不同和

多方势力阻挠，多有悲剧色彩。最后是社会安定和平，文人集会作诗传赋活动增加，闲聊中，不免提到

自己所见所闻的逸事，像《李娃传》《杨娼传》最后都提到了是作者听闻此事，大为感动。因这些故事

大都感人至深，许多文人会持自己所作小说去拜见权势官员，作为自己仕途的敲门砖，这一潜在规则客

观上也促进了唐传奇的发展。 

4.1.2. 社会婚俗的影响 
即使爱情自有，照样也有分离。虽说唐代自由风气盛行，但是对于婚姻大事，还是沿袭前代风气。

首先是男尊女卑，女性几乎没有婚姻自主权。早在《礼记·郊特牲》中提到女性地位：“男帅女，女从

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7]即便开放如唐代，唐传

奇中也有不少女性遭受如此压迫。其次是封建教条对女性的压迫，三从四德及“七出”1的规则，导致一

些女性无法追求自由的爱情。如《杨娼传》中的杨娼，介入他人婚姻，男子死后，自己以小妾的身份殉

情。再如《步飞烟》中的飞烟，逃离自己不幸福的婚姻，与爱人私会，最后被暴虐的丈夫打死，而丈夫

并未受到任何惩罚，体现封建时代女性地位的卑贱。 

4.1.3. 儒道佛思想交杂 
唐代政治经济发达，带来了思想文化的转变，形成了唐代兼容并包的时代特征。儒家思想自古是统

治阶级的治国理念，也是安抚人民的主要手段。前面已经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已经在中国打下了

很好的基础，到了唐代，统治者更是直接支持儒道佛三家兼容并蓄，各取长处，民间更是出现各种衍生

出的具体信仰。这种现象反映到唐代作家笔下的婚恋小说就出现了具有浪漫情怀、丰富多彩的爱情故事。

他们打破传统，描写出一对对反对阶级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男女形象，叙写出人神鬼妖的爱恨情仇，想

象出魂魄穿梭于人间地狱只为与自己所爱之人再见一面的凄美爱情。思想的交织将儒家的婚恋观弱化许

多，作家运用离魂、梦境与死而复生等写作模式促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这样的婚恋小说汇

集了作家的创作心态及人民的美好期待。 

4.2. 文学因素 

胡应麟认为唐传奇尽设幻语，作意好奇，鲁迅先生也同意此说法，认为唐传奇是“意识之创造”。

男女主角的分离客观上就可以有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作用，更何况作者是“有意为小说”。 
唐代之前的小说主要作用是记史，大多是平铺直叙，将一件事讲述清楚便完成了小说的叙写。到了

唐代，小说的主要功能从记史转变为娱人。唐前期的小说不成熟，仍有记史的痕迹，如《古镜记》《补

江总白猿传》。从《离魂记》开始，唐代小说进入全盛时期[8]，也是从这开始，婚恋小说开始流行。如

《离魂记》中的离魂，《柳毅传》中的龙女，《长恨歌传》中的唐玄宗杨贵妃寄情，都是作家的虚构想

 

 

1《唐律疏议》卷一四《户婚》中说：“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

七、恶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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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为小说增加了神异色彩。 
作家的虚构想象是造成情节离奇曲折的一部分原因。虚构想象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人物形象的

虚构想象与情节的虚构想象。 
人物形象的虚构想象主要指在小说中非人类角色的出现，这种非人类角色主要出现在女性身上：女

妖如《任氏传》中的任氏、《孙恪》中的袁氏；女神仙如《柳毅》中的龙女、《崔书生》中的仙女。这

些角色的出现本身就给作品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唐代文人在写作时一般会首先介绍人物身份，但对于这

些非人类角色通常是在剧情中插入该角色的不寻常之处，最后点明角色的身份，增加了剧情的趣味性，

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与剧中的主角一起经历事件并最终明白原因，这样可以达到情节曲折的效果，也是

作家虚构想象所要达到的功能。 
情节的虚构想象主要体现在对鬼域神府的描写。《任氏传》中任氏府邸是“土垣车门，室宇甚严”

[4]，与常人无疑，后有旁人说“隤墉弃第，无第宅也”[4]，这是作者为读者留下的一个疑惑。《柳毅》

中柳毅入灵虚殿后见到的场面极其宏大奢侈，“幢节玲珑，箫韶以随”[4]，还有盛装的美人，各种稀奇

的物件，令人眼花缭乱。作者将人世间的奇珍异宝全部写进小说中，极尽华丽，是人民现实生活的夸张

描写，也是唐代人民所追求的生活。《崔书生》中女子被赶出家门后，崔书生送其到女子家，看到高大

华丽的门庭，秩序井然的仆人。与《任氏传》相同，都是为了最后点出女子身份做出的铺垫。情节的虚

构想象建立在人物角色的虚构想象之上，情节的虚构想象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加可信，二者是相辅相

成的。 
而情节的曲折不仅来源于虚构想象，还需要本身的故事支撑。在《柳氏传》中，二人三次别离最后

结合，大团圆结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情节的紧张感与趣味性。《柳毅传》中，龙女向柳毅求助，事成后

龙族与柳毅相聚在龙宫，柳毅虽对龙女有情，但龙族的话损害了他身为文人的尊严，便出口训斥。最后

是龙女化身为人使了些小计策才与柳毅结合。整个情节波澜起伏、妙趣横生，在读者本以为二人能终成

眷属之时，柳毅愤而离去，最后竟是龙女主动将柳毅追回，作者的大胆想象为整个故事的情节增光添彩。

《定婚店》中因男方看不起女方的身世，竟要将其杀死，未得手但将女子的额间刺伤。十几年后，二人

再次相逢喜结连理，应了小说开头算命老人的话。整篇小说偶然中存在必然，作品完美的逻辑给了读者

有趣的阅读体验，也是情节曲折的魅力。 

5. 总结 

恋爱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婚恋小说的发展；唐代社会风气的开放，使婚恋小说在唐代开始流行，并

在后世发展壮大。唐传奇中的爱情故事凄恻婉转，令后人回味无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男女主角的分分

合合。二人一见钟情不顾世俗进行结合，又被世俗拆散，用尽各种手段再次结合，如此循环往复，就是

最基本的分离模式。作者对分离情节的叙写本身就是“尽设幻语，作意好奇”的体现，其中夹杂着婚恋

风俗、文人风尚、官员制度等社会因素，使整篇小说呈现出独特魅力，创作的成品也达到了它应有的功

能：娱人。从分离本身来说，它具有很强的悲剧性与现实性，所以对于具有分离情节的爱情故事而言，

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娱人，而是折射出人们对社会更深层的思考，对人生更深刻的感悟，对理想更急切的

追求。分离模式在唐传奇中出现，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在以后的许多爱情故事中，或是借鉴唐传奇故

事情节，或是采用分离模式进行叙述，都提供了经验与借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侯忠义. 汉魏六朝简史·唐代小说简史[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2]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4.121020


张璐 
 

 

DOI: 10.12677/cnc.2024.121020 133 国学 
 

[3] 张友鹤. 唐宋传奇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67. 

[4] 张友鹤. 唐宋传奇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5] 汪辟疆. 唐人小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71. 

[6] 关四平. 唐代小说文化意蕴探微[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7] 杨天宇. 礼记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8] 程毅中. 唐代小说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4.121020

	唐传奇爱情主题中的分离模式探究
	摘  要
	关键词
	A Study on the Separated Mode in the Love Theme of Tang Legend
	Abstract
	Keywords
	1. “分离”的文学渊源
	1.1. 人物形象
	1.2. 小说母题
	1.3. 小说功能
	1.3.1. 娱人
	1.3.2. 记实
	1.3.3. 憧憬

	1.4. 艺术手法

	2. “分离”模式的类型
	2.1. 永久分离
	2.2. 离后再合

	3. “分离”中的寄托——信物
	4. “分离”模式的成因
	4.1. 社会因素
	4.1.1. 自由开放的风气
	4.1.2. 社会婚俗的影响
	4.1.3. 儒道佛思想交杂

	4.2. 文学因素

	5. 总结
	参考文献

